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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詩中的隱居之樂

王 國 理

一、前言

陶淵明(三六五~四二七〉於義熙元年乙已歲(四O五) ，辭去彭澤

令，從此歸隱田園不再復出，正式成為躬耕自賀的隱士。雖然史傳記載對

陶淵明最終棄官的直接原因，並未提供絕對可靠的資料'(1)椎根攘陶淵明

〈興于儼等疏〉之自白:

性剛才抽，與物多件 o 自量為己，必胎俗息，個悅辭世，使汝等幼

而飢寒。@

意指念及自己天性與俗世相遠，若是留在仕途，必然會惹上禍息，於是決

定辭官歸隱。其所言天性使然，與〈歸去來兮辭序〉自謂「質性自然，非

矯厲所得;飢凍雖切，遑己交病 o 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;於是悵然慷

慨，深愧平生之志......自免去職J '相符合。其所言俗息之慮，與〈感士

不遇賦〉所述「密網裁而魚駭，宏羅制而鳥驚，很連人之善覺，乃逃祿而

歸是井J '一脈相承。不過，陶淵明畢竟人徵位低，雖在住途斷斷續續十幾

@有關陶淵明辭彭澤令，從此棄官歸田， ~宋書》、蕭統〈陶淵明傅〉、《晉書》、

《南史~ ，皆以陶淵明不肯為五斗米折腰，不肯束帶謂見督郵'為其自解印體去職

之原因。按此段佳話，尚無法證賞，惟有助於陶淵明高潔率真人格之塑造而巴。

@凡本文引用或論及之陶淵明詩文，以進欽立校注《陶淵明集~ (香港:中華書局，

一九八七〉所錄為主要依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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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 臺大中文學報

年，並未直接捲入東晉王朝各派勢力之政爭中，應當不至於立即有性命安

全之慮。再者，從陶淵明仕直期間抒發直情之作尚可看出，令其倦直遊，

思歸隱者，不單單是行役之辛苦，羈旅之久長，更重要的是，嚮往田園生

活的純樸寧靜，擺脫官場束縛，不為行適所拘的逍遙自適。因此，陶淵明

的棄官歸隱，也是一種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，不必像古代避禍遠害的隱士

那樣，穴處巖棲，與人世完全隔絕。

儘管自漠室中徵，棄官隱居以求志者，不可勝數'®然而就史籍可考

之隱士中，將隱居生活點滴，個人情懷感受，不斷記錄於詩章者，當推陶

淵明為第→人。從陶詩中描述其隱居生活之作顯示，棄官之後，除了躬耕

田敵以謀生計之外，尚有平常的家居生活，亦保持一定的社交往來。或與

田夫野老談農事，話桑麻，或與鄰里同好飲酒言笑，登高賦詩。當然還有

獨自揮杯，撫琴讀書，賞菊慕松，沉思默想的時刻。這些日常生活的情

趣，為陶淵明帶來歡樂，引發欣慰，是奔搜於仕途之際，無法享受的，亦

是遁逃荒山之棄世隱士，無法擁有的。

當然，歌詠隱居之樂的作品，原是漢魏以來企慕隱逸風氣推動下之必

然產物。諸如張衡(七八~一三九) <歸田賦〉、仲長統(一七九~二一

九) <述志詩〉、張華(二三一~三00) <贈摯仲洽詩〉、潘岳(二四

七~三00) <閒居賦〉、石崇(二四九~三00) <思歸引〉、湛方生

(四世紀後半期) <後齋詩> '皆以隱居之樂來表達崇老莊、厭世務、尚

嘉遁的情懷。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陶淵明之前吟詠隱居之樂的作品，往

往只是偶而出現，從未成為個人作品之主體。而且強調的通常是對隱者遠

離俗世，棲遲山林，無為逍遙之企慕，不一定來自親身之生活體驗與感

@范睡(三九八~四四五) {後漢書﹒逸民傳» (北京:中華書局點校，一九六五)

云: I漢室中徽，王莽聾位，士之蘊藉義償甚矣。是時裂冠毀冕'相擔持而去之

者，不可勝數。 J (卷八十三頁二七五六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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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詩中的隱居之樂 95

受。就如張衡〈歸田賦) ，歌詠逍遙於「仲春令月，時和氣清」之良辰美

景，享受「仰飛纖轍，俯釣長流」之釣射之娛，不過是對棄官歸田後，逍

遙生活之憧憬，展現的宛如休假式的遊娛活動，並未涉及實際的日常田居

生活。叉如潘岳〈閒居賦) ，寫其因母疾去官，暫時閒居洛陽莊圍之種種

情景。除了「築室穿池」之外，還種植各類稀有花草果木，且於「微雨新

晴」之時，陪伴老母「遠覽王瞥，近周家園 J ，繼而閻家大小「或宴於

林，或棋於 IE··..··浮杯樂飲，絲竹餅羅，頓足起舞，抗音高歌 J ，但覺

「人生安樂，孰知其{它! J 描述的乃是莊圍渡假，閻家歡聚之樂，借此傳

達對於隱逸不仕生活之嚮往而已。再去日石崇〈思歸引〉所歌詠者: r思歸

引，歸河陽......終日周覽樂無方。登雲閣，咐絲竹，叩官商，宴華池，酌

玉觴J ，則是高門貴族之士，有財富莊園為後遁的遊宴之樂，是對「肥

遁」林竅，恣情放逸生活之讚美'®並非真正隱士所經歷的具體日常生活

之寫照。

陶詩中描述的隱居生活，是其棄官歸田後實際經驗的記錄。其所述隱

居狀況，自遙接古代隱士「逃祿而歸耕」之傳統，卻又並未棄絕人事。其

歌詠的隱居之樂，是以日常生活為背景，從躬耕自資的艱苦中品嘗出來

的，是對一己生命意義的反思中體悟出來的。因此，不但瀰漫著生活氣

息，煥發出人間情味，同時還流露出一分力圖自勵、自慰的瘟迪。本文即

是以現存陶詩為依攘，嘗試分析陶詩中所詠隱居之樂的主要內涵及意義。

@石崇〈恩歸引﹒序〉云: r余少有大志，夸遍流俗，弱冠登朝，歷位二十五，年五

十以事去官。晚節更樂放逸，篤好林歉，遂肥遁於河鷗別業 O 其制宅也，卻阻長

堤，前晦清渠，拍木幾於萬株，江水周於舍下，有觀閣池沼，多養魚鳥，家素習

技，頗有秦趟之聲。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，入則有琴書之娛 ......J (進欽立輯校

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} ，北京: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三，頁六四三〉石崇所肥遁之

河鷗別業，其豪華排場，顯然只有高門貴族之士方能擁有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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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與人岡樂一一親人為伴、鄰里為友

攘沈約(四四一~五一三) «宋書﹒隱逸傳» ，晉宋之交有「周讀之

入廬山，事?少門釋慧遠。時彭城劉遺民，遁速廬山，陶淵明亦不應徵命，

謂之溝陽三隱 J 0 ®陶淵明與周、劉二人不但相識，且保持往來，互有酬

唱。然而陶淵明的隱居，在本質上與二者迴然不同。首先，陶淵明僅是

「不應徵命」而已，仍然「結廬在人境J «飲酒二十首〉其五) ，並未

遁速廬山。再者，周績之雖因江州刺史檀韶苦請出山，與學士祖企、謝景

夷三人共在城外講禮、校書'®卻「以為身不可遣，餘累宜絕，遂終身不

娶妻，布衣蔬食J '而乃是刻意選擇方外修行般的生活。劉遺民嘗為柴棄

令，大約於桓玄起兵東下之後，決定棄官歸隱，遁遊廬山，師事慧遠。從

此「←室廬山西林中J '而且「不以妻子為心J 'C!l)切斷家庭關係，不

顧人間情緣。可是陶淵明棄官之後，卻是「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園田」

( <歸園田居五首〉其→) ，返回故旦，躬耕田敵，為一家老小謀衣食;

和常人一樣，為日常生計忙碟，也和常人一樣，對人間情緣始終牽掛於

心。如仕直期間，曾因不能「一欣侍溫顏，再喜見友于J «庚子歲(四

00) 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» ，而衷心焦慮，懊悔涉足仕途。歸隱

@引文見《宋書﹒隱逸傳》所述〈周績之傳> (北京:中華書局點校，一九七四，頁

二二八0) 。

@陶淵明〈示周績之祖企謝景夷三郎〉一詩有云: I馬隊非議肆，校書亦已動。老夫

有所愛，息與爾為鄰。願言誨諸子，從我穎水潰J '似有勸戒周績之諸人不必應、召

出山講禮校書之意。叉，周績之為江州刺史搜韶苦請出山，事見蕭統(五。一~五

三一) <陶淵明傳> '見〈全梁丈> (嚴可均校輯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丈» '

北京:中華書局，一九五八)卷二十頁一一上。

@同挂@。

@有關劉柴桑或自口劉遺民之考證'及其「←室廬山西林中 J '且「不以妻子為心」諸

事述，見遠欽立校挂《陶淵明集》附錄〈陶淵明事逃詩文繫年〉元輿二年癸卯(四

。三) ，頁二七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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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詩中的隱居之樂 97

之後，會為「雖有五男兒，總不好紙筆 J ( <責子> )而煩惱;亦嘗為

「孟公不在錢，終以聽吾情J ( <飲酒二十首〉其十六) ，或「知青苟

不存J ( <詠貧士七首〉其一)而悲歎。如此顧念人間之情者，當然無

意像周績之、劉遺民那樣棄絕人事，遁遊廬山。其〈和劉柴棄〉中即明

~.

仁~ •

山澤久見招，胡事乃躊躇?直為親舊故，未忍言索居。

由於捨不得親人和故舊，才不忍拋下一切，遁入山澤，做一個離噩索居的

隱士。這分對親舊的依戀，對人間情緣的牽掛，雖然令陶淵明無法成為

棄世絕俗、遁渣山林的隱士，卻也令他在「農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錫歸」

( <歸園田居五首〉其三)的辛苦中，以及「不見相知人，惟見古時丘」

( <擬古九首〉其八)的憾恨裹，因為有親人為伴，鄰里為友而感欣慰。

(一)有親人為伴

在陶淵明之前，家庭成員一般上很少入詩'®可是陶集中卻留下不少

涉及親人之作，或稱頌先祖，或衷悼弟妹，或囑咐兒子，流露其對家庭的

關懷，對親情的珍視。@尤其令人囑目者，則是屢次展現與親人共處之情

景，傳達有親人為伴的欣悅。試君〈和郭主簿二首〉其一:

藹藹堂前林，中夏脖清陰。凱風因時來，回厲害開我襟。息交遊閒

業，臥起弄書琴。圈蔬有餘滋，薔穀猶儲今。營己良有極，過是非

所欽。春就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。弱子戲我側，學語未成音 o 此事

員復樂，聊用忘華響。遙遙望自雲，懷古一何深!

@潘岳〈內顧詩二首〉、〈悼亡詩三首〉、〈恩子詩> '左思〈嬌女詩> '乃是少有

的揭示與家人間的私情之作。當然，魏晉詩篇中尚有一些兄弟間的li答詩，不過卻

往往以抒發自己的情償抱負為主，很少涉及手足之情。

@如〈命子〉、〈悲從弟仲德〉、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這〉、〈責子〉諸詩;

還有〈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傅并贊〉、〈與子價等疏〉、〈祭程民妹丈> •

〈祭從弟敬遠丈〉諸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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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詩寫作年代，並無定論。@郭主簿是何許人，已不可考，所「和」之原

詩，亦失傳。不過就內容視之，郭主簿可能在其詩中詢問近況，或許還勸

請陶淵明何以不返回住途。陶淵明則於此詩中鼓述隱居生活概況，表明心

泣。首二聯點出當前所處環境時空: r藹藹堂前林，中夏時清陰。凱風因

時來，回颺開我襟 J ，含蘊的是融身自然，棲吐得所，悠閒愉悅的心境。

繼而描述近況: r息交遊閒業，臥起弄書琴 J '與俗世官場已不來往，耕

種之暇則以琴書自娛，而且「園蔬有餘滋，舊穀猶儲今 J '園中蔬英有

餘，室內薔穀猶存，起碼的生活無虞。反顧自己: r營己良有極，過足非

所欽J '營生能力有限，要求不高，容易滿足。何況還能「春看It作美酒，

酒熟吾自斟 J ，搗米釀酒，自斟自酌。更何況「弱子戲我側，學語未成

音J ，幼子在身邊嬉戲，伊呀學語，但覺「此事真復樂，聊用忘華醬 J ,

如此純真叉充滿樂趣，足以令人忘卻塵世間的榮華富貴。故而「遙遙望白

雲，懷古一何深J '遙望白雲，心懷古人。換言之，做一個高潔逍遙的隱

士，是其懷抱所在。

整首詩乃是以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瑣碎之事，寫其隱居之樂，以強

調就此隱居不住之意願。若與前舉潘岳〈閒居賦〉所述閒居生活相比照，

〈閒居賦〉展現的閻家老小或宴於林，或擴於吧，浮杯腸飲，絲竹歌舞

......何等聲勢排場，且處處流露有意尋歡作樂之痕適。陶詩此處展現的，

只是日常家居生活之點滴，其間樂趣，是身歷其境者自然的體會與感受，

不是刻意製造的場面，因此瀰漫著生活氣息，洋撞著人間情味。尤其以

「弱子戲我側，學語未成音J ，如此家常的天倫樂趣，表現其忘卻華替之

隱逸情懷，實為漢魏以來歌詠隱居生活作品中所罕見。然而陶淵明卻屢次

。進欽立〈陶淵明事過詩文繫年> '以此詩寫義熙四年戊申歲(四0/\) 六月中遇火

前之作(見《陶淵明集》頁二七七)。楊勇〈陶淵明年講彙訂〉則繫此詩於元輿元

年王寅歲(四O二) ，亦即陶淵明因丁母憂，從江毆辭官歸因閒居期間(見《陶淵

明集校簧» '香港:吳輿記書局，一九七一，頁四二五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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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詩中的隱居之樂 99

表示，與親人共處，是其隱居樂趣所在。

正如〈歸去來兮辭> '寫其辭彭澤令後， r載欣載奔」抵達家門，這

時:

儘僕歡迎，稚于候門。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。撓幼入室，有酒盈

樽。引壺觴以自酌，時庭柯以怡顏......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

安......悅親戚之情話，樂聲書以消憂......。

顯然令陶淵明深感欣悅者，不僅是棄官後可以重拾委懷琴書之悠閒，同時

還能再享有親人為伴之溫馨。這種與稚于相聚，與親戚情話的歡樂，是離

事索居的隱士，無法領會的。當然，比陶淵明稍前的湛方生(四世紀後半

期) '@留下一首吟詠辭官歸隱後家居情景的〈後齋詩> '其中亦有類似

的描述: r解櫻復褐，辭朝歸載。門不容軒，宅不盈敵。茂草籠庭，滋

蘭拂庸。撫我于臣，撓我親友。茹彼圍蔬，飲此春酒。開攝攸膽，坐對

川車。心焉孰托，托心非有。素構易抱，玄根難朽。 ~O之匪遠，可以長

久」。然而，就全詩視之，前六聯所述辭官歸隱後之淡泊與悠閒，不過是

其托心於道，寄慎玄遠之序幕而己，後二聯之談玄說理，才是全詩之主旨

所在。@因此欠缺〈歸去來兮辭〉中含蘊的濃郁生活氣息與人間情味。

陶詩中展示的有親人為伴之隱居生活，亦不乏共遊山澤林野之樂。其

實，雅好山澤，留連林野，原是魏晉詩篇中歌詠隱士優遊生活之常套。往

往通過隱士融身自然，物我情契強調與人世之疏離，心神之超然無累。倘

若有連袂尋幽訪勝者，亦通常是絕迎世務之高僧、道士，或崇老莊、尚嘉

@湛方生之生平不詳，其〈廬山神仙詩序〉述及「太元十一年(三八六〉有機謀其鷗

者J '故以西元四世紀後半期為其活躍期間。逮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所錄

湛方生詩，全者僅九首，多以描寫山水勝景為主。是謝靈運(三八五~四三三〉之

前，庚闡(的二八六~三三九)之外，另一位比較多量寫山水詩者。

@按東晉詩壇，仍以玄言詩為盛。據說的《宋書﹒謝靈運傳論» : [""自建武暨乎羲熙

(三一七~四一八) ，歷載將百，雖綴響聯辭，被屬雲妻，莫不寄言上德，托意玄

珠，過麗之辭，無聞焉爾。 J (<<宋書》卷六十七頁一一七八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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遁之丈人同好。可是陶淵明卻把隱士優遊山林之高情，人間化、家常化

了。不但攤子佳同赴林野之娛，甚至與妻見共享遠遊之樂。其〈歸圍回居

五首〉其四師云:

久去山澤遊，浪莽林野娛。試撓于佳輩，按標步荒墟。

意指過去長久羈留仕途，乃至山澤之遊、林野之娛均已曠廢，如今返回故

里，終於能重新拾回這分樂趣。於是揖帶子佳晚輩，一起撥開叢生草木，

漫步於荒野墟里。叔佳之間的親密融洽，含蘊其間。再如〈酬劉柴桑〉所

述:

窮居寡人用，時忘四運周。空庭多落葉，慨然、知巳秋。新葵鬱北

墉，嘉種養南疇。今我不為樂，知有來歲不?命室揖童弱，良日登

遠遊。

亦是描述生活近況之作。首先點出當前處境: r窮居寡人用，時忘四運

周J ，意指隱居鄉野僻巷，與外界少有往來，亦不注意四季的自行運轉。

及至發現「空庭多落葉J ，才「慨然知己秋」。雖然意識到葉之飄落，秋

之來臨，卻不覺秋景之蕭條。只見「新藥鬱北塘，嘉種養南疇 J ，北窗外

秋葵茂盛，南疇襄嘉種茁長。如此良辰美景， r今我不為樂，知有來歲

不? J 當前的一切，實足以珍惜，值得歡慶，猶如〈古詩十九首〉其十

五所言: r為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鼓 J ，於是「命室揖童弱，良日:登遠

遊J ，呼喚妻子揖帶孩見，全家出外遊賞，共享美好時光。

整首詩是以家居生活之趣，傳達隱居田園鄉野之樂。雖然深處窮巷，

雖然秋季來臨，卻沒有悲傷，只有歡悅。因為他不受外界世務之干擾，只

是順應自然，以耕植為生。何況美景當前，秋1&在望，更何況有妻見為

伴，共度良辰。這一切當然是棄絕人事，遁遊廬山者，無以想像，無法享

有的。人各有志，陶淵明不願留在仕途，受役於人，也不願像劉柴桑那

樣，卡室山林，不以妻子為心。相反的，他不但結廬人境，而且以妻見的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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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伴為樂， r親戚共一處，子孫還相保 J ( <雜詩十二首〉其四) ，是其

心願所在。

(二〉有那里寫友

除了有親人為伴，陶詩中所述隱居生活，亦往往以鄰里同好共聚為

樂。平日與陶淵明交往過從者，臨有田夫野老，亦有在職官員，還有隱居

不仕者如周績之、劉柴葉之輩。接〈歸園田居五首〉其二，棄官歸田後是

「野外罕人事，窮巷寡輸缺。白日掩荊鼻，虛室絕塵想J ，意指深居鄉野

窮巷，不受世事干擾，少有車馬出現，門庭清幽，心靈恬靜，俗念盡除。

但這並不表示典人世完全隔絕，因為平日「時復墟曲中，按草共來往J '

在鄉里草叢間與田夫野老時有往來，而且「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栗麻長J ,

碰面相談盡是最事， r桑臟日已長，我土日巳廣J ，所關心的也是農作物

的日益茁長，掛地的逐漸拓廣。當然，農村人情不會只在務農之際相往

來，同時亦有耕種之暇即興的消閒活動。或「日入相與還，壺漿勞近鄰」

( <要卯歲(四O三〉始春懷古田舍二首〉其二) ，以慰躬耕之辛勞。或

如〈歸圍田居五首〉其五，寫其「悵恨獨策還」之後，與鄰里歡聚之情景:

灑我新熟酒，隻鸚招近局。日入室中睛，荊薪代明燭。歡來苦夕

鈕，己復至天旭。

灑酒殺瘤，招請近鄰，即興自然，無拘無束。及至夜晚來臨，則以荊薪代

燭，宴飲通宵達旦，共度時光，同事歡樂。或許是憑弔故墟，體悟「人生

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J ( <歸園田居五首〉其四〉之後，轉而念及存身於

世之足以慶幸。@正如〈雜詩十二首〉其- ，唷歎「人生無根蒂，飄如陌

@ <歸國田居五首〉所記皆隱居生活之點滴與情懷。其五「恨恨獨策運，崎驅歷棒

曲J '是否與其四「試攬子佳輩，投標步荒墟J '屬同日之極壓，雖難以確定，惟

二詩對生命之關懷則一。正如清代邱嘉穗《東山草堂陶詩簧》卷二所云: r前者

(其四〉悲死者，此首(其五〉念生者，以死者不復遷，而生者可共樂也。故耕種

而還，濯足才罷，即以斗酒隻縛，招客為長夜飲也。」見北京大學中文系《陶淵明

卷》下編(北京:中華書局，一九六五〉頁五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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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塵」之餘，亦云: r得歡當作樂，斗酒聚比鄰」。因為「盛年不重來，

一日難再晨。及時當錯勵，歲月不待人」。盛年不再，日月推移，及時與

鄰人斗酒相娛，方不負此生。其間雖浮現著生命無常之慨，卻也顯示正視

人生，珍惜當前生活樂趣的意味。

不過陶淵明更為珍惜，且→再描述的，還是與同調友人共草逸趣雅興

之樂。這些同調，自然並非「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」的單純農夫，而

是可以彼此溝通心靈，共享雅趣的知識分子，亦即如〈停雲〉中所稱，令

其「搔首延佇」的「良朋 J '可以與之促席談心， r說很平生」的相知友

好。與同調相知共處之溫馨情誼，為陶淵明隱居生活帶來無比歡悅。試看

〈移居二首〉

昔欲居南村，非為卡其宅。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晨夕。懷此頗有

年，今日從主主役。弊廬何必廣?取足蔽床席。鄰曲時時來，抗言談

在昔。奇丈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

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最務各自

歸，閒暇輒相思。相思則按衣，言笑無厭時。此理將不勝，無為忽

去載。衣食當須紀，力耕不吾散。

陶淵明所歸退之「園田居 J '於義熙四年戊申歲(四 O八〉六月遭回驗之

災，當時「正夏長風急，林室頓燒矯 J '乃至「一宅無遺宇，前舟直門

前J «戊申歲六月中遇火> )。大約兩年之後，總算能重建家園，由柴

栗里移居至溝陽城郊之南村。〈移居二首〉即寫移居後喜得佳鄰，與南村

鄰里交往過從之樂。第一首開端「昔欲居南村，非為卡其宅」即表明，過

去~D盼望至南村居住，卻並非為其地之風水，而是「聞多素心人，樂與數

晨夕 J '聞說那見有純樸率真、淡泊名利的「素心人 J '故而樂於與他們

比鄰而居，共度歲月。 r懷此頗有年，今日從拉役 J '如今終於移居南

村，一償宿願。進而點出對新居簡陋之淡泊: r弊廬何必廣?取足蔽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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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J '居住條件不足貴，只要能棲身即可，更重要的是: r鄰曲時時來，

抗言談在昔。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 J '鄰居時常來訪，一起暢談往

昔，同賞奇文，共析疑義。言外之意是，有如此鄰里同好為友，遠勝富貴

榮華。第二首則進一步描述與這些鄰里同好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。「春秋

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 J '每逢春秋季節，天氣佳美之日，一起登高賦詩，

共享雅興，同展詩情。平日則「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 J '相處融洽，

過往熱緒，而且「農務各自歸，閒瑕輒相思 J ，農忙之際，各自歸家，閒

暇之時，彼此思念。「相思則破衣，言笑無厭時 J '一且相思念，則破衣

互訪，言笑無厭。此處展現的鄰里間之交往情誼，全然不受俗世禮節之拘

束，沒有造作矯飾的痕遍，同時點出，南村之人，並非終日無所事事，刻

意放逸縱情者，而是各自忙於生活，關心農務。@其登高賦詩，按衣造

訪，飲酒言笑，乃是耕種之餘，農務之暇的休閒活動。因此更見情趣，尤

足學惜。如此純真自然的鄰里之情與生活樂趣，當然不能輕易放棄，所以

說: r此理將不勝，無為忽去鼓 J '換言之，他將就此隱居終生。不過，

為了保有遺樣的隱居生活，不能單憑高情雅趣，還必領具備衣食無庸的先

決條件。猶如〈庚戌歲(四一 0) 九月中於西回穫早稻〉所云: r人生歸

有道，衣食固其端 J '意指人生只有能自營衣食，生活無慮，方能歸於

道。這是陶淵明在躬耕自資經驗中，最真切的體悟，也是造成其所述隱逸

情懷最具生活氣息之重要一環。故而在鄰里為友的隱居之樂裹，矢言「衣

食當須紀，力耕不吾敷 J '優遊行樂中，不忘以自營衣食，努力耕使自礦

自勉。

當然，與同好友人一起優遊行樂，共享逸趣雅興，原是建安時期(一

@陶淵明於南村之鄰居，可知者有殷晉安、龐參軍(事遮不詳，亦遺其名) ，時二人

皆在職官員，似乎並無必要像陶淵明一樣躬耕自費。二人是否在南村置有田產，亦

無以考證。因此所言「農務各自歸 J '姑且解為關心農回事務，各自歸家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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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六~二一九)都下文人的遊宴生活中開創的風氣。@優遊行樂的主要動

機是企圖忘懷身處亂世，人生無常的悲哀。及至兩膏，在崇老莊、尚嘉遁

的時代思潮影響之下，為追求個人身心之逍遙自適，優遊行樂，共享逸趣

雅興已逐漸形成知識階層的族華文化。諸如元康六年(二九六) ，石崇、

潘岳等三十人於石崇別業金谷圍之宴;@永和九年(三五三) ，主羲之、孫

綽、支遁等四十二人，於會稽山陰的蘭亭之會 H]I陸安四年(三九九) ,

廬山諸道人等三十餘人的石門之遊'@J皆是有名之例證。這些文人雅集，

是講求生活素質，追求風雅情趣的表現，亦是知識分子優雅文化活動傳統

之建立。陶詩中所述與同好友人一起優遊行樂，共享逸趣雅興之樂，亦屬

同一文化傳統。尤其是〈遊斜川〉詩所記錄之「臨長流，望曾城」之會，

風雅文化之承傳痕遍，頗為明顯。@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參與金谷圍之

宴、蘭亭之會、石門之遊的風流人物，多屬高官貴族、世家子弟、文人雅

士、高僧道士，而陶詩中所述之相與優遊賞霞，飲酒賦詩之同調友人，即

@攝下文人優遊行樂，共享逸趣雅典的遊宴生活，可從曹丕(一八七~二二六) <與

朝歌令吳質書〉中所述觀其大概: I每念昔日南皮之遊，誠不可忘。扭妙恩《六

經» '逍遙百氏，彈著閒設，終以六博，高談娛心，哀箏順耳。馳騁北場，旅食南

館，浮甘瓜於清泉，沉朱李於寒水。白日扭富，繼以朗月，同乘並載，以遊後圈

......J 見《丈選» (畫北:藝丈印書館影印重雕宋津熙木，一九五九〉卷四十二頁

五下。

@石崇〈金谷詩序〉郎記述此次金谷園遊宴之盛況。見《全晉丈» (嚴可均按輯《全

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木，北京中華書局，一九五八〉卷三十三頁一三上。

@有關蘭亭之會，見王羲之〈三月三日蘭亭詩序) ，見《全晉丈》卷二十六頁九下~

一0上。

@有關石門之遊，見廬山諸道人〈遊石鬥詩并序) ，見進欽立輯校《先秦漢說晉南北

朝詩》頁一0八五--0八六。

@違欽立〈陶淵明事逃詩文繫年〉以為〈遊斜)11 )寫於義熙、十年(四一四) ，亦即陶

淵明五十歲時。並指出王羲之五十歲時仿石崇金谷之會而為蘭亭之會。陶淵明五十

歲有斜川之遊， I乃仿效石崇、王羲之等貴族行徑J ' I意在繼承晉朝典制及貴族

遺音J '見《陶淵明集》頁二八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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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是在職官員、文人雅士，陶淵明僅簡單並親切的以「鄰里」稱之。如

〈遊斜川并序〉郎云乃是「與二三鄰曲，同遊斜川 J 0 <移居〉所記春秋

佳日，登高賦詩，飲酒言笑，亦是「鄰曲時時來」之活動。按「鄰曲」乃

日常生活所接觸者，相邀同遊，猶如撓于佳，喚妻見出外遊賞，共度良

辰，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是尋常人生之點滴，顯得隨性自然，親切溫

馨。再者，陶淵明之前，歌詠隱居生活中與同好優遊行樂之趣，一般不會

特意強調同遊者之間的「情誼」。例如石崇〈贈東碘詩〉所述棲遲之樂:

「悄悄二三賢，身連屈龍光。揖手訢洒間，遂登舞尋堂。文藻醬春華，談

話猶蘭芳。消憂以觴蟬，娛耳以名娟 o 博奕逞妙思，弓矢威邊疆。」展現

的純粹是優遊行樂之趣。雖言搗手而行，且推崇同遊者文藻如春花之美，

談吐如藺草之芳，然而強調的主要是，優遊行樂之際氣氛之高雅，節目之

豐富，情懷之放逸。陶詩中所記與鄰旦同遊共處之經驗時，不僅吟詠共享

逸趣雅興之樂，同時還往往強調鄰里問情誼之深厚，交往之純真，以及能

與這些鄰旦為友之欣悅。因此，更具生活氣息，更有人鬧情味。

即使這些鄰旦或因調職升選，乃至搬離南村，陶淵明追述同遊共處之

樂，仍然緬懷於復此之間的深厚情誼。例如殷晉安於陶淵明穆居南村一年

後，因調職太尉參軍，自辯陽移家東下'@陶淵明作〈與殷晉安別〉相脂

:z;;;.

遊好非少長，一過盡殷勤。信宿酬清話，益復知為親。去歲家南

且，薄作少時鄰。負杖肆遊從，淹留志有晨。

意指二人交遊雖不長久，卻一見如故，情意相投。經過兩宿相談，更加投

契，去歲於南村為鄰里，曾朝夕相從，負杖出遊，盡情賞霞，留連忘返。

旬據陶淵明〈與殷晉安別并序) : r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梭，因居薄陽。後為太尉參

軍，移家東下，作此贈之。」逮欽立〈陶淵明事通詩文繫年〉繫此詩於義熙八年

(四一二) ，即陶淵明移居南村一年之後，見《陶淵明集》頁二七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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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「語默自殊勢，亦知當乖分 J '住隱分途，各擇其道，離別難兔，此

後「山川千里外，言笑難為因 J '遠隔千山萬水，一起言笑共處就難了，

儘管「良才不隱世，江湖多賤貧 J '一為身在住途之良才，另一為隱居江

湖之貧士，惟二人情誼不變，故而最終仍希望「脫有經過便，念來存故

人」。叉如另一鄰里龐參軍，亦因調職赴任而遷離，陶淵明作〈答龐參

軍〉酬答送別'@回顧鄰曲兩年間共享逸趣雅興之樂，同時刻意強調二人

相知之情:

相知何必舊，傾蓋定前言，有客賞我趣，每每顧林園。談諧無俗

調，所說聖人篇。或有數斗酒，閒飲自歡然。

二人原非薔識，卻是一見如故。正如詩前小序所言: r 自爾鄰曲，冬春再

交，款然良對，忽成舊遊 J ，兩年鄰里關係，結為相知好友。回顧平日之

交往情誼:彼此趣味相投，過從頻密。或言談和諧，風雅脫俗，共論聖人

文章，或斗酒當前，歡然舉杯閒飲。可惜「人事好乖，便當語離 J (小

序) ，反顧自己: r我實幽居士，無復東西緣 J '身為幽居隱士，不再出

去東西遊走。儘管如此， r物新人惟舊，弱毫多所宜 J ，對於這位故舊相

知，陶淵明盼望在分離後能互通音訊，二人是「情通寓里外，形遊滯江

山J '萬里之外，情誼相通，為江山阻隔者，不過是形速而已。由於役此

皆年歲已高，陶淵明自己叉「抱疾多年 J (小序) ，故而叮嚀龐參軍「君

其愛體素 J '且慨歎「來會在何年」。

陶詩中展現的對鄰里友人如此款款深情，眷戀跨惜，不僅是因為可以

一起優遊行樂，共享逸趣雅興，更重要的是，與這些鄰里間之情誼，為陶

淵明孤寂的人生旅途上，提供了精神的慰藉。

@陶集中現存〈答龐參軍〉詩有五吉、四言各一首。據違欽立〈陶淵明事逃詩文繫

年> '二首皆作於宋丈帝元嘉元年(四二四)。椎五言一首作於春天，四言者作於

冬季，見《陶淵明集》頁二八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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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所言陶詩中描述的隱居之樂，主要是耕種之餘，農務之暇，有親

人為伴，鄰里為友的生活樂趣，反映的是人間情味之溫馨，並非幽居山

林，離畫索居之孤冷。不過，陶淵明的隱居生活裹，亦多獨處的時刻，一

人獨處，難免引發孤寂之感，可是陶淵明卻也不時地提醒讀者，他頗能在

孤寂中自我排遣，甚至自得其樂。

三、自得其樂一一琴書自娛，松菊酒為寄

陶淵明於住宜期間，嘗自謂「遙遙從羈役，一心處兩端 J «雜詩十

二首〉其九) ，不時緬懷於「閒居三十載，遂與塵事冥，詩書敦宿好，林

園無世情J «辛丑歲(四。一〉七月赴假還江陸夜行涂口> )的悠閒生

活，懷想「弱齡寄事外，委懷在琴書，被褐欣自得，屢空常晏如 J «始

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> )的自得心境。揭露的是，對受役於人且勞苦奔坡

的住宜生涯之厭倦，對遠離俗世塵囂，閒居林園生活之嚮住。陶淵明終於

棄官歸田之後，必賓躬耕田敵，自謀衣食。雖然、從不諱言「晨出肆徵動，

日入員案還J «庚戌歲(四-0) 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> )之辛苦，或

「躬耕未曾替，寒餒常糟輾 J «雜詩十二首〉其八〉之挫折，但是卻叉

每每強調歸田後精神生活的逍遙自適。因此，留給後世讀者的一般印象

是，物質條件雖然廣乏，精神上卻是欣悅愉快的。這不單單是因為有親人

為伴，鄰里為友，更重要的是，即使干然獨處，亦能自我耕遣，自得其

樂。或撫琴讀書，或慕松賞菊，其間當然少不了揮杯自酌之趣。陶詩中一

再展現的以琴書自娛，松菊酒為寄的隱居生活，從此與陶淵明曠達逍遙的

隱士自畫像不可分割。

(一〉以馨、書自蜈

雅好琴書是丈化素養的標蒜，也是無意於奔競榮華，重視高雅生活情

趣，追求悠閒人生境界的表露。描康(二二三~二六二) <贈兄秀才入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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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〉嘗云: r琴詩自樂，遠遊可珍 J '即將琴詩之樂與遠遊之思並舉，是

其「長寄靈岳，怡志養神」仙隱情懷的一部分。石崇〈思歸引并序〉所

謂: r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，入則有聲書之蜈 J '則以琴書之娛為其肥遁

林蔽，放逸縱情生活之一環。陶詩中言及琴書之娛，亦是其悠閒自適隱逸

情懷之寫照。如前舉〈和郭主簿二首〉其一所言: r息交遊閒業，臥起弄

書琴J '即以琴書之娛為「閒業 J ，乃是耕種之暇，清閒之際聊作消遣，

並以「遊」、「弄」字眼，強調撫琴讀書態度之悠閒，心靈之無待。于人

的印象是，逍遙於無為之業，遊心寄情於琴書之娛，頗為自得其樂。

當然，陶集中言及讀書，並非全然、觀之為娛樂。如〈英卯歲(四 0

三)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〉所云: r歷覽干載書，時時見遺烈。高操非

所攀，謬得固窮節 J '意指歷覽古書，想見古人之高風亮節，是其固守窮

節的榜樣，亦是其能與古人同調的安慰。此處所言歷覽古書，雖然是隱逸

情懷的一部分，是精神慰藉的源泉，其中卻含蘊一分「實用」的意味。不

過，陶淵明意欲表示其隱居之樂時，一再強調的則是讀書的娛樂性和趣味

性，傳達的往往是其逍遙無待的人生態度，悠閒自得的生活情趣。最擒炙

人口者即如〈五柳先生傳〉中所言: r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，每有會意，使

欣然忘食 J '表示喜好讀書，純然是會其意，得其趣而已。@換言之，讀

書是一種精神享受，一種生活樂趣。若是「詩書塞座外，日長不遑研」

( <詠貧士七首〉其一) ，就是生活毫無樂趣，心境最為低落之際了。男

外〈與于儼等疏〉所謂: r少學琴書，偶愛閒靜，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

食J '亦同樣強調讀書的樂趣。若是與阮籍(二-0'"二六三) <詠懷

詩〉其十五中追憶往昔「好詩書」之語相比照: r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詩

@有關〈五柳先生傳〉所云: r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」之含義，見家父王叔眠〈說「好

讀書不求甚解J > '收入《慕廬演講稿» (畫北:藝丈印書館，一九八一〉頁七五

~九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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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。被褐悽珠玉，顏聞相與期 J '前舉陶淵明〈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〉

所緬懷的「弱齡寄事外，委懷在琴書，被褐欣自得，屢空常晏如 J ，顯然

脫胎於阮詩，然而阮籍強調的是其志尚儒學，心慕賢哲之懷抱，陶淵明按

露的卻是其寄身事外，悠閒自得之心境。即使涉及儒家經典，陶淵明亦刻

意點出其逍遙無待的讀書態度: r少年罕人事，遊好在六經 J «飲酒二

十首〉其十六)，這種「遊好」的態度，傳達的自然是一分非功利，純消

閒自娛的意味。據顏延之(三八四~四五六) <陶徵士謙> '陶淵明「心

好異書J '@喜讀異書，自然更是自蜈而已。試看〈讀山海經十三首〉其

一所述隱居生活中的讀書之樂:

孟夏草木長，繞屋樹抉疏。眾鳥欣有托，吾亦愛吾廬。臨耕亦已

種，時還讀我書。窮巷隔深轍，頗回故人車。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

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泛覽周王傅，流觀山海圖。俯仰

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!

首聯點出當前所處之環境時空: r孟夏草木長，纜屋樹抉疏 J '展現的是

初夏時節，草木蓬勃茁長，大自然一斤生機，結廬其間，享受其陰涼與呵

護。猶如「眾烏欣有托 J ' r吾亦愛吾廬J ，萬物各得其所，對自己棲身

之處，衷心喜愛，如今「臨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J ，耕種之暇，可享讀

書之樂。雖然「窮巷隔深轍，頗回故人車J ，偏僻陋巷，不受干擾，沒有

高官駕到，亦少故人來訪。語氣間訪佛含蘊一分寂寞，不過，此處要強調

的，正是在清靜寂寞中，如何自我排遣，自得其樂。於是筆鋒一轉: r歡

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J ，歡悅地自酌春酒，摘食闡蔬。何況這時「徵雨

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J ，如此舒適極意情景下，正好讀書。於是「泛覽周

王傅，流觀山海圖J ，隨意流覽〈梅天于傳> '翻閱〈山海經圖> ' r俯

@頡延之〈陶徵士諒> '收入《全宋丈» (嚴可均校輯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丈》

本〉卷三十八頁二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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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 J '一俯一仰瞬息間便馳騁於上下四方，神遊於古

往今來，還有什麼更令人感到歡樂的。@

整首詩乃是以日常生活之斤段，寫其隱居之樂。展現的是，耕種之

暇，獨處之際，如何摘蔬佐酒，流覽異書，自得其樂。含蘊的是對當前躬

耕自資生活的珍情與滿足。

此外，撫琴亦是陶淵明暇時自蜈之活動。據說約《宋書﹒隱逸傳» :

潛不解音聾，而畜素琴一張，無弦，每有酒適，輒撫弄以寄其意。

所言不解膏聲而畜無弦素琴，雖與陶淵明自謂「少學琴書J «興于儼等

疏» ，以及「有琴有書，載彈載詠J «答龐參軍» ，並不相符'@

卻也和五柳先生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」一樣，勾勒的是一個逍遙無待，悠

閒淡泊的隱士畫像。強調的是，琴對陶淵明而言，不過是寄其意，得其趣

而已。陶淵明自己每言及琴，主要亦是傳達其隱逸情懷。試君〈時運〉第

四章，寫其家居獨處之情景:

斯晨斯夕，言息其鷹。花藥分列，林竹醫如:清琴橫床，濁酒半

壺。黃唐莫逮，慨獨在余。

言其終日棲息廬舍，不與外界來往。園中花藥成行，林竹茂密，室內情琴

一張，濁酒半壺。雖然、唱歎「黃唐莫逮，慨獨在余J ，以未遇上遠古黃

帝、唐堯理想時代為憾，對當前有琴有酒之棲隱生活已感稱心意足，則頗

為明顯。又如〈雜詩十二首〉其四，寫其無志於四海，無意於空名，只顧

@清代吳洪《六朝選詩定論》卷十一，即圍繞著陶淵明「好讀書」以解此詩: r w孟

夏』二旬，好讀書之時。 W~烏』二旬，好讀書之所。『飯耕』二旬，生務將畢，

正好讀書。『窮巷』二旬，人客不到，正好讀書。『微雨』二旬，好讀書之景。

『流覽』二旬，好讀書之法。」見《陶淵明卷》下編，頁二九三。

@有關史傳所載陶淵明不解音聲而畜無弦素琴之真偽虛實的論證'見齊益壽〈論史傳

中的陶淵明事逃及形象> '收入《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» (畫北:臺灣商務

印書館，一九八五)頁一三八~一四一。陳怡良《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» (畫北:

丈津出版社，一九九三)頁一五四~一六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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閒居優遊度日，除了「親戚共一處，子孫還相保 J '與輯人共處，享受天

倫，還可

觴絃肆朝日，樽中酒不燥。緩帶盡歡娛，起晚眠常早。

意指終日舉觴撫琴，杯酒絃歌不輾，優遊自在，任情為樂，早眠晚起，全

然無拘無束。

在陶淵明筆下，撫琴顯然和讀書一樣，是其隱居生活中頗能自我排

遣，自得其樂的寫照，偶而琴書分見，但更多場合是琴書並舉，以示其

「樂琴書以消憂 J «歸去來兮辭> )之悠閒淡泊。試看〈答龐參軍〉第

一章:

衡門之下，有琴有書。載彈載詠，愛得我娛。豈無他好，樂是幽

居。朝為灌園，夕值蓬廬。

此詩乃是向別後重逢之庸參軍描述近況，並抒離情。@首章主要是自述隱

居衡門，有琴書自娛之欣悅，以及優遊淡泊之人生態度。含蘊的不僅是對

當前隱居生活的滿足，而且也是對自我生存意義的肯定。同樣的，其〈自

祭文〉回顧此生之隱居生活:

欣以素贖'和以七絃。冬曝其日，夏濯其泉。勤靡餘勞，心有常

閒。樂天委分，以至百年。

以琴書自娛，是其耕種之暇，獨處之際，自得其樂的表現，亦是逍遙自

適，悠閒淡泊人生態度的展示。其中含蘊的是，對其隱居生活，表示無怨

無悔，對其生存意義，則意圖自我肯定。

(二)以秋菊、青松、酒窩窩

除了琴書之外，秋菊、青松、酒，亦是陶淵明隱居生活中足以令其自

得其樂之物。尤其是酒，幾乎是陶淵明曠達逍遙隱士人格的一部分。陶淵

@ <答龐參軍〉詩前小序云: r龐為衛軍參軍，從江唆使上都，過海陽見胎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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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嘗自謂: r性嗜酒，家貧，不能常得;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。

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 J «五柳先生傳> )。

暇時撫琴讀書之際，亦常以酒助興。若是「偶有名酒 J '則「無夕不飲，

顧影獨盡J «飲酒二十首并序> ) 。如逢「款菊盈園，而持膠靡由」

( <九日閒居并序» ，則不兔唱歎「塵爵恥虛囂，寒華徒自柴J «九

日閒居> )。甚至垂暮之年還唷歎: r但恨在世時，飲酒不得足J «挽

歌詩> )。其友人顏延之師稱陶淵明「性樂酒德J ( <陶徵士謙并序> ) ,

述及其「賦詩歸來，高蹈獨善J «陶徵士諒> )之隱居生活則云其「陳

書報卷，置酒絃琴J (同上)。史傳亦津津樂道陶淵明飲酒之種種逸聞趣

事。這自然與陶淵明每每以酒入詩有關。不過，陶詩中言飲酒，展示的並

非縱酒狂飲的感官享受，而是→種日常生活的情趣，一種人生境界的領

悟，因為「試酌百情遠，重觴忽忘天。天豈去此哉，任真無所先J «連

雨獨飲» ，初酌郎百情超遠，再觴則天機渾志，可以臻至逍遙無待，任

其自得之境。亦如〈飲酒二十首〉其十四寫其酒醉之後是: r不覺知有

我，安知物為貴。悠悠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J '臨然已物我兩相忘，自然

無憂無慮，曠達逍遙，其酒中趣即在此。正如蕭統(五。一~五三一)

〈陶淵明集序〉所云: r有疑陶淵明詩，篇篇有酒，吾觀其意不在酒，亦

寄酒為連者也JO@) 酒於陶詩中，是其日常生活中精神之寄託。與鄰里同

好共飲，是情趣的分車，若是「揮站一觴，陶然自樂J «時運» ，則

是獨酌而自得之樂趣。雖然、陶淵明之嗜酒，與魏晉諸名士之惟酒是耽，同

樣含有幾分藉此忘憂患，撓塊壘的意味'13>但是於自己詩文中不諱言飲

酒，並視飲酒為日常生活中之雅趣，人生境界之寄寓，實為陶淵閉所肇

@蕭統〈陶淵明集序> .收入《全梁丈》卷二十頁七下。

@有關魏晉名士縱酒狂飲以忘憂患，燒塊壘之論析，見廖蔚卿〈魏晉名士的狂與癡> •

刊於《現代文學》三十三期(一九六七﹒十二〉頁三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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胎。此外，陶淵明愛菊，亦是文學史上公認不爭之實。沈約、蕭統皆記述

陶淵明「嘗九月九日出宅邊叢菊中坐，久之，滿手把菊。 J@ 當然，陶集

中涉及菊花之處，不如酒多，或因「探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 J ( <飲酒

二十首〉其五〉之傳頌不絕，秋菊亦成為陶淵明曠達逍遙隱士形象的一部

分。陶淵明亦屬意青松，陶集中言松之處亦非頻繁，惟青松與秋菊一樣，

與其隱逸情懷不可分割。當然，在陶淵明之前，已出現對松菊表示仰慕

或賞愛之吟詠。如劉禎(? '"'"'二一七) <贈從弟三首〉其二: r亭亭山上

松，瑟瑟谷中風。風聲一何盛，松校一何勁。冰霜正慘淒，終歲常端正。

豈不罹疑寒，松柏有本性J '即是通過松柏後凋之頌美，表示對剛正不阿

之士的仰慕。袁山松(? '"'"'四。一) <菊詩> : r靈菊植幽崖，撞穎駛寒

颺。春露不改色，秋霜不改條J '則是借菊花之不畏霜寒露浸，傳達對高

潔堅貞品格之賞愛。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前人歌詠松菊，通常是站在一

定臣離之外，對松菊的品質表示讚賞或傾慕'@陶淵明卻往往將松菊置於

其家居周遭環境之中，舉目可見，舉手可及之處，或採菊把玩，或撫松盤

桓，人與松菊相近相親。因此，于人的印象是，賞菊慕松不僅是陶淵明高

潔不軍心境的寄託，亦是其日常隱居生活中自我排遣、自得其樂的展示。

再者，陶集中藉松菊傳違其隱逸情懷時，與其自述以琴書自娛時相若，亦

往往與日常生活中飲酒之趣相連，正如〈歸去來兮辭〉寫其「載欣載奔」

歸家之際，但見「三徑就荒，松菊猶存J '於是「攬幼入室，有酒盈樽J '

彷彿能以松菊為下酒物，則悠然樂而自得矣!

@引丈取自蕭統〈陶淵明傳) ，沈的《宋書﹒隱逸傳》於「嘗九月九日」之後有「無

酒」二字。

@除劉禎、袁山松之作外，尚有精康〈遊仙詩) : [""遙望山上松，隆谷郁青蔥。自遇

一何高，獨立迴無變。願想遊其下，餒路絕不通......J 亦是由這處遙望青松，心懷

傾慕。另外袁宏(三三八~三七六) <探菊詩) : [""息足迴阿，圍坐長林。披棟自日

潤，藉草依陰J (疑有闕) ，顯然其欲探之菊花，亦非生長於近處，舉手可捕者。

21



114 臺大中文學報

試看〈飲酒二十首〉其七，寫其對菊飲酒至暮，自得其樂之情景:

秋菊有佳色，實露按其英。汎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。一觴雖獨

進，杯盡壺自傾。日入畫動息，歸鳥趨林鳴。嘯傲東軒下，聊復得

此生。

首聯「秋菊有佳色，實露接其英J ，~叫點出其賞菊、採菊之生活情趣。由

於秋菊不畏霜寒，悠然自放，已經煥發出一分不受俗世塵埃污染的意味，

@復言賞其色貌之佳，摘其實露之英，其情趣之風雅，心境之高潔，已寄

寓其間。何況「汎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J '把菊花浮泡在令人忘憂的酒

襄來喝，更能加強其遺世獨立之情。於〈飲酒二十首〉其五，陶淵明嘗自

謂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之際，已領會回歸自然，心境超遠無累之

真趣，故而能「結盧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」。何況「酒能佳百慮，菊解制

頹齡J «九日閒居» ，酒能解憂消慮，菊則滋補延年，目前有酒有

菊，可開懷陽飲，則人間俗世之百種憂慮，不復入其心矣。於是「一觴雖

獨進，杯盡壺自傾J ，一杯叉一杯，不贊勸飲，便自斟自酌起來。當然，

所言「一觴雖獨進J ，似乎浮現一分「揮杯勸孤影J «雜詩十二首〉其

二)的孤獨意味。但是，這分孤獨，是遠離世情的結果，亦是自己有意選

擇，欣然尋求的境界。而「杯盡壺自傾J '展現的似乎亦是戶分自酌的那

單，但是卻叉予以一分無拘無束，瀟灑自如且自得其樂的印象。彷彿其一

觴獨進，杯盡自傾乃是自然之境，而非人為之舉，一切自然而然，猶如當

前所見自然景象: r 日入畫動息，歸鳥趨林鳴J ，日落之後，萬物之活動

皆靜11::下來，歸鳥鳴吽著飛向樹林棲身。其中展現的是，大自然生命之自

然運轉，在不受世情干擾之下，萬物各適其性，各得所歸。正如陶淵明自

己，從俗世的奔競中， r遂盡介然分，拂衣歸田里J «飲酒二十首〉其

@宋代李公煥《簧挂陶淵明集》卷三，引良齋曰: r IF秋菊有佳色』一語，說盡古今

庫俗氣。 J (<<陶淵明卷》下騙，頁一七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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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) ，順隨自己耿介率真的本性，歸返回園故居。對陶淵明而言，亦是

適其性，得其歸矣!所以說: r嘯傲東軒下，聊復得此生 J '遺世獨立，

嘯傲自得於東軒之下，也就不虛此生了。

整首詩乃是以其隱居生活中賞菊飲酒之丹段，抒發寄情菊酒，遺世獨

立，嘯傲自得之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處所言食飲秋菊之英，或許是遙接

屈原〈離騷> : r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」的傳統。但屈原

是在「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修名之不立」的焦慮下，而餐食秋菊之落英，

以便及時修德立名。含蘊的是一分積極參與世務的意願。陶淵明此處卻以

食飲菊花酒，表示其遠離俗世塵櫻之情懷。再者，陶淵明並不諱言其仍然

有「憂J '仍然嘗試忘卻世情，亦不掩飾其孤獨與寂寞。不過，卻叉一再

表示，能承受孤寂，甚至享受孤寂。因為他能在孤寂中自我排遣，自得其

樂。他賞菊、採菊，享受生活情趣，食飲菊花泡酒，杯盡自傾，亦能悠然

自得。秋菊高潔美麗，令其心悅，自酌自飲，可以忘憂，何況自己猶如歸

鳥，順應自然大化之運轉，歸返回圈，歸向寧靜。故而可以嘯傲自得，度

此餘生。在自述賞菊飲酒的生活樂趣裹，陶淵明或許是向讀者宣稱，他已

經找到了安頓之所，已經領悟到生命的意義。

除了秋菊之外，四季常育之松樹，亦與陶淵明的隱逸情懷密切相關。

在其筆下，青松或是隱士幽居之處的景物，如〈擬古九首〉其五: r東方

有一士，被服常不完......我欲觀其人，晨去越河關。青松夾路生，白雲宿

詹端。知我故來意，取琴為我彈......J O@ 亦可以是與鄰里同好共賞酒趣

之處，如〈飲酒二十首〉其十四所言: r故人賞我趣，擊壺相與至 o 班荊

坐松下，數斟已很醉......J 。當然，亦是令陶淵明隱居獨處之際，賞慕寄

@蘇軾《東坡題跋》卷二〈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〉云: r此東方一士，正淵明也。」

清代馬璞《陶詩本義》卷四亦以為: r此首淵明設言以自寓也。 J ( ~陶淵明卷》

下騙，頁二三一~二三二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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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攘的對象。如〈歸去來兮辭〉所謂: r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;景

聽聽以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」。孤松之所以令其撫愛且盤桓不去，主要是

由於歲寒後凋之品質，對於選擇棄官歸田的陶淵明而言，令其在心靈上感

覺有所依歸。如〈飲酒二十首〉其四，當自喻為「棲棲失臺鳥，日暮猶獨

飛J ，在人生旅途上「徘徊無定止，夜夜聲轉悲。厲聲思清遠，來去何依

依J '徘徊躊躇，悲鳴不已，心思清遠，卻無所適從，無所依歸。然而:

因值恆生松，斂翩遙來歸。勁風無榮木，此藍獨不寰。托身已得

所，千載不相違。

及至發現一株祖松，才斂翩來歸。而且寒風侵襲之下，百木凋零，唯獨這

株祖松濃麗無損。臨然已得托身之所，將從此棲息於此，永不相離。孤松

是陶淵明斂翩來歸之處，也是追求道德情境的心靈寄託。因此，暇時賞

松、慕松，臨可慰懷，亦可寄意。試看〈飲酒二十首〉其八:

青松在東園，眾草沒其姿。凝霜直在異類，卓然見高校。連林人不

覺，獨樹眾乃奇。提壺掛寒柯，遠望時復為。吾生夢幻間，何事抴

塵羈。

首聯「青松在東園，眾草沒其姿 J ，意指東國裹一株青松，其葾萃接投之

姿色為叢草雜樹淹沒，語氣間似乎為青松所處境況，感到惋情。不過，隨

即指出: r提霜直在異類，卓然見高校 J '寒霜下其他各類叢草雜樹皆枯萎

凋零，卓然不畫的青松，才顯出其高聳接投。而且「連林人不覺，獨樹眾

乃奇J '夾雜在叢樹中，往往不引人注意，要干然獨立，才顯得珍奇可

貴。猶如一個不同流俗之士，誤落俗世塵網中，其高潔堅貞無以顯現，待

其獨自歸返田園，於艱苦環境中岸然自異，方令人稱羨。於是「提壺掛寒

柯，遠望時復為 J '或趨近掛壺於寒校，對松而飲，或遠望其蔥萃擅拔，

賞慕不已。展示的不僅是慕松飲酒之趣，同時還含蘊一分認同於青松之欣

慰。此處卓然獨立之青松，高潔不畫之隱士，還有詩人自己，已三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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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，難分復此。都是必須遠離俗世塵埃，才能顯露自己不同流俗之晶質。

因此獲得下面的結論: r吾生夢幻問，何事抴矗羈」。猶如〈歸園田居五

首〉其四之體悟: r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 J ，何必把自己詮在塵世之

厲絆中。換言之，塵俗之事不再牽掛於心，只須對青松而飲，不時眺望賞

慕，保持一己晶格之高潔堅貞，卓然獨立於天地之間，即足以傲岸世情，

悠然自得矣!

以上所言陶詩中描述的隱居獨處之際的樂趣，主要是因為有秋菊、青

松以慰襟懷，亦能於賞菊慕松之際，自斟自酌以忘世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
陶詩中言飲酒，不單單是酒可以「遠我遺世情 J '飲酒本身即是一種情

趣，一種回歸自然本性，物我兩忘之情趣，可臻至「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

為貴」的境界。陶詩中所述對秋菊之賞愛，不僅是「秋菊有佳色 J ，或

「菊解制積齡 J ，更由於秋菊不畏霜寒，悠然自放，具有清高純潔的晶

質。而陶詩中對青松之賞慕，亦不只是因為其高聳雖拔之英姿，更由於其

歲寒後凋，卓然不翠的屬性。這些正是一個棄官歸田的隱士，在艱苦環

境之下保持其高潔不華人格的必備條件。正如〈和郭主簿二首〉其二中所

言:

芳菊開林耀，青松冠巖列。懷此貞秀姿，卓為霜下傑。銜觴念幽

人，干載撫爾訣。

此處將眼前之芳菊、青松，與古代幽人相連，實因三者晶質相冥合，皆令

人賞愛、仰慕。因此，對松菊而飲，遙念古代隱士之高潔不靈，間是生活

中的樂趣，亦是心靈上的寄託。其中含蘊的是一分對道德情境之追求，以

及對其選擇之隱逸生涯，一方面自勵自勉，同時亦意圖自我肯定。

三、結 至五
口口

就史籍可考之隱士中，將隱居生活點滴，個人情懷感受，不斷記錄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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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篇者，當推陶淵明為第一人。雖然歌詠隱居之樂，原是漢魏以來崇老

莊、尚嘉遁風氣推動下之文學現象，卻一直到陶淵明筆下，方成為個人作

品之主體，顯示出一己獨特之風貌與內涵。

陶詩中所述的隱居生活，顯然源自其棄官歸田後，親身之體驗。其中

展現的，除了躬耕田敵之外，尚有平常的家居生活，亦保持一定的社交來

往。因此，是「結廬在人境」之隱，並非遁渣山林，離辜索居之隱。陶淵

明雖然從不諱言躬耕之辛苦與挫折，卻屢次點出，有親人為伴，同事天

倫，共度良辰，是其隱居之樂所在。亦一再表示，有鄰里為友，共度歲

月，優遊賞竄，同事逸趣雅興，令其衷心歡悅。甚至獨處之際，亦因能以

琴書自娛，或松菊酒為寄，而悠然自得其樂。其中含蘊的是，棄官歸田之

後，物質條件雖然擅乏，精神上卻是欣悅愉快的。

綜觀陶詩中的隱居之樂，最具特色之處即是，其間總是瀰漫著濃郁的

生活氣息，洋撞著溫馨的人間情味。無論所述是與人同樂或自得其樂，皆

以日常的躬耕生活，尋常的家居環境為背景。傳達的往往是耕種之餘，農

務之暇的經驗與感受，展現的是日常生活的丹段，尋常人生的點滴。諸如

弱于嬉戲在側，伊呀學語的天真稚趣;與于佳同赴山澤之遊，林野之娛;

撓妻兒一起遠遊，共度良辰;或與鄰曲隻鸚相招，斗酒相娛，登高賦詩，

投衣互訪，飲酒言笑......。傳統隱士優遊山林，超世絕俗之高情，在陶淵

明筆下，生活化、家常化了。而且，其間含蘊的，有親人為伴，鄰里為友

之欣慰與歡悅，以及對親情友情的眷戀與珍惰，處處流露著人間情味之溫

馨，而非隱士幽居山林，離噩索居之孤冷。即使干然獨處，陶淵明亦屢次

表示，他是在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中，自我排遣，自得其樂。或撫琴讀

書，或慕松賞菊，或揮杯自酌。這些在躬耕自資的辛苦中品嘗出來的生活

樂趣，當然是奔渡於仕途之際，無以享受的，亦是遁遮山林的棄世隱士，

無法擁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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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，陶詩中所述隱居之樂，並不侷限於表面的描繪生活，

鎧述近況。其真正目的是抒發一己之隱逸情懷，表明身為棄官歸田者之心

述。陶淵明一再點出其隱居生活的種種樂趣，表示對當前生活境況之滿足

與彥惜，對高潔堅貞道德情境之追求，並且強調自己逍遙自適，悠閒淡泊

之人生態度，目的是宣稱其隱居之志，抒發其忘卻華響，從此隱居不仕之

意願。在陶詩中所述隱居之樂的背後，是一個棄官歸田的隱士，對於自己

選擇的人生道路，一再表示無怨無悔，對於自我生存的意義，力圖肯定。

反映的是，陶淵明對自己選擇的不同流俗之躬耕隱士角色，似乎始終懷有

一分自覺意識，一直在不斷自我觀察、自我反思，而且從未放棄以保持一

己人格之高潔不畫，生活之淡泊悠閒，為其終生努力的方向。因此，通過

隱居之樂的吟詠不髓，一方面矢言其隱居之志，同時亦自勵自勉，並且藉

此以慰襟懷。

後 言己

本文是有關陶詩一系列論文中之一篇，乃是以陶詩中自述的隱居之樂

為焦點，論析其內涵特色及意義，以期對漢魏以來吟詠隱居之樂的詩歌傳

統有深一層認識，並對陶淵明有進一步了解。當然，陶詩中所述隱居生

活，亦不乏「苦」的一面。筆者另有專文〈陶詩中的歎貧> ((文學遺

產》一九九三年第四期) ，即討論陶淵明於躬耕生活中，悲歎飢寒貧困之

意義; <陶淵明的儒家情結> ((學叢》創刊號一九八九) ，則分析陶淵

明於隱居歲月里，思索自我定位之際，內心如何徘徊矛盾、掙扎不安。

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誼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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